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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多么秀美而亲切的名字。家乡陈王村，就是
个名副其实的水乡。十月的水乡，天高云淡，秋色如
画。秋风染香了稻谷，撩开了芦花，抚黄了荷田，吹肥
了鱼虾……秋日，你要是去水乡走一走，一定会为眼前
那宜人的秋色所惊叹，所沉醉。

我喜爱水乡的四时美景，尤爱水乡的秋色。虽身
在异乡，每年秋天都会如约回乡，赏景看秋。

一个双休日的早晨，我收拾好行李，早早地搭车回
到了我梦牵魂绕的老家。

刚到家，顾不得旅途的劳顿，我就带上相机，直奔
旷野，去亲近水乡，拥抱水乡的秋色。

村头的高桥，是连接田间地头的通道。站在高桥
上远眺，水乡秋色尽收眼底，金色的稻谷，黄色的荷田，
银色的大棚，水雾飘绕的鱼塘……各种色彩点缀着这
美丽的秋天。河面上，河菱萋萋，绿茵如盖；河岸边，芦
苇青青，芦朵戏秋；河那头，水流如带，萦绕飘逸。成片
的香樟树、女贞树，像是镶嵌在这广袤沃野上的绿色花
边。天高气爽，雁鸣声声，极目远眺，让人心旷神怡。
秋天的水乡，像一幅硕大无比的多彩水墨画。

走下高桥，是一片黄灿灿的稻田。稻子已成熟，田
间禾穗低垂。密密的金谷，籽粒饱满。禾穗托在掌心，

沉甸甸的。整个稻田就像是个待产的孕妇，经过春的
播种，夏的孕育，秋的生长，现正成熟。一阵秋风吹过，
真可谓“喜看稻菽千层浪”。

来到无垠的荷田，我对秋荷顿生敬意。从“小荷才
露尖尖角”，到“接天莲叶无穷碧，映入荷花别样红”，荷
给人们奉献了美。即使终老，也依然给你一份“留得枯
荷听雨声”的残美。

碰上晚熟葡萄收获的时日，园子里掀起一道道起
伏的塑料网膜波浪，架上挂着的是一串串葡萄。我正
看得入神，葡萄园主人小李来了。他的事迹曾上过报
纸。在苏南一家葡萄园打工几年的小李，学到了技术，
也积累了资金，就回乡办起了自己的葡萄园，并带富了
一群种葡萄的乡邻。

不远处有一巨大的标牌吸引了我，这里是对虾养
殖基地。基地内的池塘星罗棋布，此时又是捕虾时
节。塘口边，一群人在忙碌着，有的拉网，有的分拣，有
的装车……抬运的人哼着小调，与扁担“咯吱、咯吱”的
声响唱和着，犹如一首丰收曲。

水乡，依水而生。聪明智慧的水乡人跳出了以往
靠单一粮食生产的圈子，大力发展水产养殖业。一望
无垠的养殖区，鱼塘、蟹塘机声隆隆。塘中，虾熟蟹肥，

鹰歌鸟舞；水上，凫鸟浮游，白鹭点点，到处都是迷人的
丰收秋景，令我陶醉其中。

在一鱼塘边，我遇到了哼着小调的小六子，他是我
家邻居。过去，小六家里人口多，生活穷，他小学没毕
业就回家务农了。前几年，他承包了村上的一片荒滩
洼地，挖渔塘，搞养殖，收入连年翻番。家里的茅草屋
也翻盖成小别墅。他告诉我，去年，他家又在城里购买
了商住楼，幸福的生活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难
怪小六子唱歌那么动听悦耳。

别过小六子，我继续往前走，一边欣赏水乡秋色，
一边拍摄水乡风景，越发舒心悦目……不知不觉中，
已日头西坠，可我游兴不减，依然沉浸在这片如画的
秋色之中。

作家峻青在《秋色赋》中写道：“我爱秋天。我爱
我们这个时代的秋天。”是啊，勤劳智慧的水乡人，遇上
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他们卯足了劲，以水为依托，因
地制宜发展多种经营，搞活经济，水乡到处呈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爱我家乡的秋色，我更爱水乡的人。因为是他
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了水乡的美，绘就了水乡最美的
秋。

水 乡 秋 色
□ 谢建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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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 的 季 节
□ 程应峰

云淡风轻。在南方的季节里，秋天是失传的神
话。

那个季节满是枯萎，在逝去的日子里变成冷与
热的夹缝，却毫不留痕。也许是因为它太清瘦了，一
不小心就在枝头叶脉的苍老里变成过去，并且久久
没有回音，尴尬地隐匿在时光的轮回里，没有人捡
拾。

月亮，素静而皎洁。孤标傲世地照着世间的寂
寞与无眠。在水面上闪烁着、轻漾着，如一粒粒的韵
脚，跳跃在广袤的诗的原野上，别样的调皮、别样的
天真、别样的灵动、别样的飘逸、别样的具有诗意！

影子筛进树的缝隙里，便是一地哗啦啦的
碎银。不知道这一地的碎银，可否是谁零
落一地的心？不错，快乐的油彩画需要悲
伤的浓妆淡抹，幸福的散文诗需要痛苦的
轻描淡写，但何苦要“少年不识愁滋味，为
赋新词强说愁”呢？可别错过了朗照在秋
日林木上的月光啊!

秋 阳 融 融 ，明 显 地 感 觉 是 夏 天 的 激
情、夏天的热烈、夏天的锋芒毕露正被一
种委婉柔和不温不火的性格取代。随着太
阳穿透性、进攻性、威猛性的衰减，在湛蓝
如洗的天空中，浮云也蠢蠢欲动地张狂起
来，幽灵般不时在秋阳之间穿来穿去，但
并不能阻止我们握住秋阳的那份温暖。

五颜六色要谢幕，可季节不愿，黄色的野菊丛才
刚刚上演。我已经忆不起哪一条小路可以通往那群
惯于安然的生灵，但发现的惊讶只能用喜出望外来
形容。当晨岚的浮动带来爽朗的气息，田野中的徜
徉就变得如此惬意，满地菊花，像天外遗落的星星轻
轻曳动，铺满大地。以最足、以点燃诗人激情的颜色
绽放。一夜霜风露重之后，平淡地笑着，以自由的姿
势，描述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轻盈的心情，还有另类的
阅读季节的风度！

不 能 说 所 有 的 心 情 都 随 着 秋 雨 绵 绵 流 过 。 是
的，秋雨不多，但是啰嗦！着实疲倦的绿为了寻找一

个淡泊的港湾，将一叶扁舟轻捷地飘散。即便如此，
也并非只有冷清与哀怨能够成为秋天的注脚。不是
吗，野菊花的微笑温暖了秋天，碎金子般散落一地。
在耐过风霜的精魂面前，我们不能有太多的失意。
心中的灰暗太多，就算给你的都是晴空，又怎能穿越
厚厚的冻土，为春天献上一抹绿意？更不能有太多
的叹息。秋天也是一种起步，金黄变成枯黄是一种
凋落，更是一种新生，只为凋落唱挽歌，又怎能听到
新生的奏鸣曲？

丰收正高举，粮食和镰逐渐缩短交锋的距离。
秋，终于跌倒在禾田！面对农人虔诚的感激，水稻谦
虚 地 低 头 无 语 ，亦 喜 亦 羞 地 等 待 着 镰 刀 深 情 的 拥
抱。天色将晚，谷子随农忙的人们一起回家，长长的
队伍像在迎娶谷子出嫁。曾经繁盛的田垄只剩下秦
俑 一 样 站 着 的 稻 草 ，正 回 望 赢 政 一 统 天 下 时 的 繁
忙。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不在乎结果的悲壮，只在
乎曾经的拥有。

远山沉默，瘦身成一条弧线。芦花抖擞成母亲
的白发，低低絮语，脚下的路走起来发软了，一踩就
有成熟的味道溢出 ...... 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我爱夏
天但是太气傲，所以我最爱秋天。秋天是完美的契
合，是成熟的聚集，是缓缓收拢的火焰，是点点散失
的别离，是一场盛大的悲喜 ......

走在秋天，有着知音尚赏的欣喜。在别人走过
夏天、开始步入冬季的时候，我静静地守候秋天。

走 进 秋 天
□ 韩慧彬

在水荡的渔船上，经常
见到泥锅炝。它放低了身子
蹲在船尾，并不因为它的存
在，船身就会沉重一些，渔船
吃水线就会降低一些。

我 家 邻 居 就 是 打 渔
的。每天天蒙蒙亮就划着渔
船到湖里去了，一去就是一
整 天 ，星 星 落 满 了 大 湖 ，渔
船才悠悠地回来。当然，你
会看得见泥锅炝里升起的袅
袅炊烟四散开来，盘旋在湖
水之上。

泥锅炝有一个最明显的
特点，就是轻巧。它是稻草
绕子用泥浆反复涂抹直至血
肉相融在一起，然后按相应
制作程序完成的。能够有容
得下几根木柴的火塘就行。
还有一个特点是，能够及时
换新。如果遇到雨淋，泥锅
炝受到雨水浸透，泥浆被冲
刷掉，就会立刻瘫痪，必须另
起 炉 灶 。 还 有 的 火 气 大 的
人，经常吵架，泥锅炝就成了
发泄的对象，一脚踢上去，土
崩瓦解。等火头过了，又很
快地重新垒砌好。

岸 上 的 泥 锅 炝 支 在 屋
里 ，不 会 有 风 雨 侵 袭 ，当 然
寿命就会长些。我的邻居王大伯家，土屋低矮，用
泥锅炝做一顿饭，都是在烟熏火燎中进行的。如
果遇到阴雨天气，屋里的烟雾就走不掉，总是在低
空盘旋。一顿饭做好，几乎会要人命，自始至终都
能听到有人在大声地咳嗽，痛苦、无奈。好在时间
短，只是煮锅粥或是煮锅饭而已，就着腌制好的咸
菜呼啦啦地填饱肚子就行。走进屋子，会看到房
梁上都成了黑色，一股烟熏的味道挥之不去。

有一次，我看到村子边李奶奶家的茅草屋升腾
着白色的烟雾，这些烟雾将茅草屋紧紧地包裹着，又
像是烟雾从茅草中拼命地长出来一样。我慌张地大
声呼叫，并四处找水，我以为茅草屋将会被一场大火
吞噬。而听到我喊声的李奶奶，忙从茅草屋里探出
头来，然后挪着小脚走出来，揉了揉眼睛，笑着喊住
我，嗔怪道：“傻小子，哪里是失火啊，我在做饭哩！
唉，都是泥锅炝作怪！”我一下子明白过来，只为自
己的冒失感到难为情。

我看到过最有阵势的泥锅炝。冬天搞水利工
程，家家都要派工去“挑河”。每个村子至少要有上
百人，吃饭就着工地。一溜子泥锅炝上支着的大锅
足有三尺。大锅饭让泥锅炝派上了用场，从泥土里
长出的青菜、萝卜，加上几斤猪肉，一锅泥土的清香
就吊起了所有人的胃口，更让水荡人有了一副好胸
襟和好脾性，也有了一身的好力气和满腔的豪气。
露天下的泥锅炝自然成了大家聚集的中心。吃饭的
时候自不必说，休息的时候大家也喜欢拥在那里，那
只为取暖逗趣。

泥锅炝紧贴大地的胸膛，它生长于大地，就像
劳累后的母亲，蹲身哺育怀中的孩子。完成使命后，
她又能幸福地回归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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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秋天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那么九九重阳
便是秋天里最美的时节。初秋温婉矜持，像一个羞涩
的少女；晚秋萧索寂寥，像一位孤单的老人；唯有中秋
之后，重阳时节，秋天的丰膄与神韵才被一层层铺开，
推向极致。

重阳时节，天高地远，大雁南归，满目秋色，向晚沉
醉。这样的时节怎少得了菊花美酒、重阳花糕？九九重
阳，喝菊花酒、食重阳糕是传统的食俗，从先秦那会儿一
直流传到今天。汉代的《西京杂记》里曾记载：“九月九
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饮菊花酒”
自然不难懂。这古人的“饵”，便是今人的糕点。

传统的节俗很有些意思，大多以美食为载体。没
有美食助兴，似乎不足以表达内心的喜悦和快乐。比
如春节的饺子，元宵节的汤圆，端午节的粽子，七夕节
的巧果，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花糕，腊八节的腊八
粥……

双九重阳，赏菊、登高、踏秋，遍插茱蓃，喝菊花
酒，吃重阳糕，是谓节俗。

九月清寒，霜重露凝。菊花在这样的节气里，傲然
而开。菊花娴静温婉，香味清淡雅致，姿容脱俗绝尘，
品性傲骨凛然。文人喜欢吟咏菊花，厨师喜欢用菊花
烹饪花馔，而民间百姓则喜欢用菊花做菊花枕，喝菊花

茶，煲菊花粥，制菊花酿……
古人喜欢在重阳节酿菊花酒，早在汉魏时期就已

盛行。《西京杂记》里曾说：“菊花舒时，并茎叶，杂黍为
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第二年重阳时节，喝菊花酒，吟菊花诗，倒是别具情趣。

想想那样的画面，心中都觉得美。采摘新鲜饱满
的黄花，将少许枝叶洗净，和黄米以及酒曲混合装坛，
封藏发酵，及至第二年九月九，菊花酒便如甘泉一般汩
汩而出。淡淡的菊花酒，像清凉的月光，被打捞起来，
盛进蓝花白瓷碗中，成为重阳时节必饮的“长寿酒”。
据说，菊花酒清凉甜美，清热解毒，延缓衰老，是重阳节
必喝的“吉祥酒”。

除了菊花酒，重阳花糕也是重阳节必吃之物。因
为“糕”与“高”谐音，层层高，寓意美好，取其吉祥之
意。古人食重阳糕，最初的起源应该是对一种美好愿
望的表达，除了祭祀天地，祭拜祖先，祈求子嗣，也有欢
庆丰收，品尝新粮的喜悦。

古人食糕，“食无定法，较为随意”。花糕一般二
层三层不等，当然也有五层、九层之多。大户人家比较
讲究，每层中间会夹有蜜饯果脯花瓣之类，个头小，精
致养眼。小户人家多半以江米黄米制成两层花糕，上
面点缀大枣或栗子什么，图个好吃。

光阴流转，许多人事都湮灭成灰，但重阳吃花糕这
一习俗却一直流传至今。江浙人喜欢把米粉染成五
色，蒸制成糕，分送给亲朋好友；老北京人的重阳糕花
样就多了，有皇家流传下来的吃法，有点心铺子里的做
法，有民间的吃法，各有千秋；关中地区的花糕多用面
粉和大枣做出各种造型；而我小时候吃过的花糕，是母
亲用玉米面粉和大枣蒸制而成的，倒也是松暄柔软，香
甜可口，有着粮食独有的厚朴和香味。

一年一度，重阳佳节，喝菊花酒，吃重阳糕，赏秋
色美景，这是秋天里最惬意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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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晓宇


